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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世紀日本刀在東亞海域的流通
———基於中朝日圍繞日本刀之交涉的考察*

朱莉麗

[提　 要] 　 在 16、17 世紀東亞海域戰爭頻發的背景下,性能優良的冷兵器———日本刀,伴隨著戰爭

的需要從日本輸出到東亞海域的各個角落。 在東亞海域北部,清王朝、朝鮮王朝和日本之間圍繞日

本刀的獲取產生了複雜的交涉。 清王朝對日本刀的需求,不但構成了清、鮮交涉的重要內容,並且

在德川幕府禁止武器輸出的背景下,刺激了朝鮮王朝通過非常手段從日本獲取這一物資,進而對

朝、日關係形成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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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路開闢後,西方的武器伴隨著歐洲人的傳教和商業活動,跨越廣闊的海洋,進入東亞地區。
16 世紀的東亞戰爭中陸續出現了佛郎機銃、鳥銃、紅夷大炮等來自歐洲的熱兵器的身影,使得這一

時期的戰爭方式開始發生變化,但冷兵器並未就此退出歷史舞台。 幾乎就在鳥銃等西洋武器進入

東亞的同時,隨著中日商業軍事集團———後期倭寇的活躍,單兵步戰能力極高的日本士兵所使用的

冷兵器———日本刀在明朝和朝鮮引發了關注。①而與日本缺乏直接交集的女真②,也通過與朝鮮和

明朝間的戰爭接觸到日本刀,並試圖通過朝鮮輸入這一武器。 這一現象顯示出戰爭對於“武器”傳

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一、16世紀末的東北亞戰爭與女真社會對日本刀的認識

15~16 世紀,日本海沿岸環佈著女真各部、朝鮮王朝和日本等政治軍事勢力。 朝鮮王朝地處

女真和日本之間,在前中期面臨著“南有海寇,北有野人” ③的壓力。 《朝鮮王朝實錄》中提到的“野

人”指的是女真各部(尤其是與朝鮮毗鄰的建州女真),雙方在接壤地區因領土、人口、物資而衝突

不斷。 朝鮮在壬辰戰爭之前的二者關係中處於優勢,女真人十分依賴與朝鮮的互市,當物資得不到

滿足時,他們會越界進入朝鮮北部進行搶掠。 自 16 世紀初開始,居住在朝鮮邊境的女真人屢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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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女真人勾結,成為朝鮮王朝的不安定因素。 努爾哈赤崛起後,對朝鮮的威脅與日俱增,軍事上

積弱的朝鮮試圖利用壬辰戰爭中的“降倭”對抗女真,這成為女真社會接觸日本刀的途徑之一。
壬辰戰爭期間,朝鮮王朝希望利用降倭在鳥銃、火藥、劍術、築城等方面的長處為朝鮮的軍事服

務,部分降倭被安置到北部邊境,成為朝鮮“以倭攻胡”策略的棋子。 1594 年,朝鮮鐘城府境內的女

真人糾合建州、海西女真,劫掠朝鮮北部重要軍事據點永建堡,咸鏡北道兵馬使鄭見龍前往討滅,
“以降倭為先鋒……降倭負牌先登,官軍繼之,城遂陷”,④最終取得了“我軍無一名致死,斬級二百

六十六”的勝績,“降倭等亦皆極力,故饋酒慰諭,所得牛馬,並皆賞給矣” ⑤。 當時朝鮮王朝內部有

“破虜,非降倭不可” ⑥之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以倭攻胡”的策略頗見成效。 加之明朝遼東守軍

中亦有一定數量的降倭,遂引發女真社會對日本降倭的關注。
“永建堡之戰”一年後,朝鮮官員申忠一來到建州女真處理“渭源採參事件”的善後事宜,努爾

哈赤向其提出了數個有關日本降倭的問題:“你國沿江地而留置降倭云,然乎?”“其數幾何?”“倭奴

等狀貌壯大云,然也?”“(銃丸)雖遠且小,能中否?” “(銃丸)能透得這盔乎?” ⑦從“倭奴等狀貌壯

大云”這一明顯錯誤的認知來看,其顯然沒有接觸過日本人,這種認知很可能是女真人基於日本人

強大的戰鬥力而產生的想像。 當朝鮮官員回答“鳥銃防丸,能穿兩重真木防牌籠以薄鐵者。 透過

此盔,何足道哉”時,女真人“之立左右者,皆相顧愕然” ⑧。 從這番對話來看,努爾哈赤十分關注日

本兵及其所使用的武器。 或許正是了解到女真人對日本人有所忌憚,光海君試圖利用日本來恫嚇

女真,聲稱可以調集日本兵攻打女真,以圖達到牽制女真的目的。⑨總之,通過與朝鮮的交往,女真

社會或虛或實地形成了對日本的認識,包括日本人善戰這一印象。 而 1619 年的薩爾滸之戰,是日

本刀進入女真統治者視野的另一重要契機。 這場戰爭中,朝鮮軍隊極可能裝備了日本刀,關於這一

點可以通過以下事實推知。
時間線拉回到 1607 年。 這一年,作為壬辰戰後朝日復交的關鍵一步,朝鮮向日本派遣了回答

兼刷還使。 返程時,他們在京都購入“長劍”百把,又在當時日本最大的火器製造地———堺購入鳥

銃 500 柄。 副使慶暹的日記中道明了這些倭劍的用途———“貿軍器所用長劍一百柄” ⑩。 此時,給
朝鮮造成重創的壬辰戰爭結束未久,建州女真的勢頭又咄咄逼人,朝鮮購入兵器的目的,很可能是

為了防備二者。 慶暹在日記中寫道:“日本曾有他國人潛買兵器之禁,平調信生時稟於家康曰:‘朝

鮮欲貿鳥銃、環刀等物,未知許否?’家康曰:‘當戰則戰,豈可與無兵之國,較其勝負哉? 況鄰國欲

買,則如何相禁’云。 故今此所貿兵器,略無禁防,人爭賣買。” 􀃊􀁉􀁓柳川調信死於 1605 年,故可知朝鮮

早有打算從日本購入兵器。
除了利用出使之機從日本輸入倭刀,朝鮮還通過與對馬島之間的貿易獲取倭刀。 1617 年第二

批回答兼刷還使將赴日之時,光海君欲借此機會再度購入銃劍等軍器:“今此回答使之行,國家不

時所用,倭朱紅及上品銃劍優數貿來,而此外如有係干軍器等物可貿來者,令備邊司戶曹同議啟下,
給價以送。”備邊司回應:“朱紅銃劍等物,釜山開市處絡繹出來,給價則上品銃劍亦多有之,不患難

貿。 況日本非中原之比,使使臣往來之際行李蕭然,貿易等事一切不為,則恐為得體。 且既許公貿,
則一行下人私貿濫觴之弊,尤難禁抑。 本司諸臣之意,皆以為決不可為。 非但虧損國體,抑恐仍而

見辱云。” 􀃊􀁉􀁔備邊司認為可以通過釜山開市即與對馬之間的貿易獲得銃劍,無需通過使節貿取,光海

君命令兵曹查閱 1607 年朝鮮使節在日本貿取兵器的規則並上報,但此事的後續進展史料中缺載。
翌年,光海君又令東萊府使開諭對馬獻上倭劍。􀃊􀁉􀁕

此時光海君敦促對馬獻上倭劍的舉措背後,有著重大的歷史動因。 1616 年,努爾哈赤在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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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稱帝,定國號為“大金”。 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向明朝舉兵,僅
僅十天之後,《朝鮮王朝實錄》中便出現了上述光海君令東萊府使開諭對馬獻上倭劍的記載,且採

取了“秘傳”的方式。 不言而喻,這一試圖輸入倭劍的舉動,是為了獲得與後金作戰的武器。 果不

其然,翌月十二日,明朝欽差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移咨朝鮮,令其“加謹哨備,整
練兵馬,教演火器,相機防禦,以張聲勢”,並聲稱“俟剿奴之日,本院臨時另咨知會,合兵征剿” 􀃊􀁉􀁖。

薩爾滸之戰中,奉行兩端外交的光海君極不情願地應明朝要求派出軍隊隨同明軍作戰,其中包

括炮手和射手各 3,500 名,由姜弘立任主帥。􀃊􀁉􀁗先行研究指出,姜部中有為數不少的降倭。􀃊􀁉􀁘此前朝鮮

從日本貿得的倭劍和鳥銃,極可能武裝了這支軍隊。 之後姜弘立率部投降,朝鮮人李健所作《姜虜

傳》中有姜弘立麾下的三百降倭欲刺殺努爾哈赤、事泄被殺的記載。􀃊􀁉􀁙此事未見於清朝和朝鮮王朝

的正史,故可信度不高。 但姜弘立投降,後金自然繳獲了朝鮮軍隊的武器。 通過以上多種途徑,女
真社會逐步建立起了對日本刀的了解,這成為其後來致力於從朝鮮獲得日本刀的遠線背景。

二、朝鮮與後金及清政權圍繞日本刀的交涉

朝鮮史料中首次出現與後金圍繞日本刀的交涉,是在丁卯之役後。 1627 年,後金主動對朝鮮

發動戰爭,接連攻下數城,仁祖李倧逃往江華島。 朝鮮派原昌君李玖往駐紮在平山的後金將領阿敏

處議和,李玖所攜帶的禮物包括“木綿一萬五千匹、綿綢二百匹,白苧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張,
鹿皮四十張,倭刀八柄,鞍具馬一匹” 􀃊􀁉􀁚。 上述物品中,惟倭刀非朝鮮所產。 從朝鮮國王給後金的國

書中“且念交際禮贐,在情不在物,豈待強相要索,然後應付哉? 劉差來時,所索物件極多,斷非敝

邦所能辦得” 􀃊􀁉􀁛的表述來看,這些禮物是應後金的要求所備,且超出了朝鮮的承受範圍。 那麽倭刀

是不是後金主動向朝鮮索要的呢? 結合之後兩國圍繞倭刀的交涉來看,很可能是的。 1632 年,圍
繞給後金的歲幣問題,備邊司根據當時負責對朝交涉事務的英俄爾岱提出的要求所擬禮單中,包括

大倭劍及小倭劍各十柄,但仁祖以“非本國所產”為由,下令將二者的數目各減去六柄,同時削減綿

綢、彔血皮和木棉的數量。 尹昉、吳允謙等大臣擔憂過度削減會激怒後金,引發外交危機,“請增其

數”,被仁祖拒絕。 之後備邊司提出折中方案:保留其它物品數量,僅減少木棉和水牛角,以此安撫

後金。 仁祖雖採納了部分建議,仍堅持“其中倭劍,亦非所產,勿加其數”。􀃊􀁊􀁒也就是說,對於 1632 年

給後金歲幣中的倭劍數量,仁祖自始至終都以非本國所產為由下令削減。
仁祖這一舉動所招致的後金方面的反應,在次年便呈現出來。 1633 年,後金以朝鮮“禮單及交

易之物,漸少漸惡”為辭,要求朝鮮增加歲幣,開出的新定數中包括“副刀、小刀各二十柄” 􀃊􀁊􀁓,《清太

宗實錄》的記載為“腰刀二十口、順刀二十口” 􀃊􀁊􀁔。 《朝鮮王朝實錄》裡的副刀疑為 刀之誤寫􀃊􀁊􀁕,
刀是一種腰刀。 而順刀是一種直身短刀,為清的前鋒營所用,沒有護手,形制上接近日本短刀。 需

要指出的是,當時日本刀的分類並不似今天這般具體,無論是明朝、後金還是朝鮮,均會用本國既有

的刀劍名稱指代日本刀中形制相類似者。 針對後金的要求,仁祖以“小刀非我國所產”,命“依前定

數入送”。 據此可知,這裡的順刀與上述 1632 年的小倭劍一樣,係指日本短刀。 朝鮮最終派出回答

使金大乾前往交涉時,攜帶了“好刀八柄,小刀八柄” 􀃊􀁊􀁖,均為日本刀。 1634 年和 1635 年,朝鮮給後

金的歲幣中依然是“好刀八柄,小刀八柄” 􀃊􀁊􀁗。
到 1636 年,情況又有所變化。 《朝鮮仁祖實錄》十四年二月己卯條記載:“今年又因金國詰責,

遂加白綢二百匹、白布二百匹、正木綿三千匹、青黍皮四十張、白綿紙五百卷、好刀十二柄、小刀十二

柄。” 􀃊􀁊􀁘由此可知朝鮮給後金歲幣中的倭刀數量進一步增加。 當年五月,皇太極將國號改為清。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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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皇太極借口朝鮮違背第一次對朝戰爭的“丁卯盟約”,率大軍親征,朝鮮戰敗。 次年一月三十

日,仁祖親率世子百官往皇太極駐兵的三田渡締約,史稱“三田渡之盟”,此後朝鮮從後金的兄弟之

國變成了清的朝貢國。 締約之前,英俄爾岱持往朝鮮國王處的皇太極詔諭(即“丁丑議和條款”)對

歲幣的新規定中,包括好腰刀二十六把、順刀十把,􀃊􀁊􀁙較之戰前大為增加。􀃊􀁊􀁚

就兵器的種類而言,條款中出現的“好腰刀”對應此前歲幣中的好刀即太刀,順刀對應短刀。
此外,條款中還有“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 􀃊􀁊􀁛的約定,顯示出

清朝欲通過朝鮮與日本建立聯繫。 此後清朝在與朝鮮以及沈館的交涉中,屢屢提醒朝鮮應引導日

本與清朝通信,均被朝鮮君臣以各種理由搪塞過去。 薛明的研究指出,1639 年 6 月,冊封朝鮮國王

李倧的妻子趙氏為王后的清使馬塔福在朝鮮時,聽聞日本的使節來到朝鮮,要求相見。􀃊􀁋􀁒李倧判斷

“其所言通倭一事,必非偶然,其意必欲交結,貿用兵器也” 􀃊􀁋􀁓。
事情的後續進展,可通過朝鮮史料《邊例集要》一窺究竟。 1639 年的記事中,有“自我請貿軍器

於日本,則差倭願得抵島主書契,告於關白云云,以修書難便之意更言之。 則差倭以為然,則告於島

主前善處云云” 􀃊􀁋􀁔一條。 據此可知,在馬塔福向朝鮮傳達了從日本貿取兵器的訴求後,朝鮮向對馬

提出了相關交涉。 次年,派往對馬的慰問譯官回到朝鮮時,帶來了島主的答覆:“以公貿鐵物價相

換,許賣云云。” 􀃊􀁋􀁕然而此後便無下文。 直至 1649 年,《朝鮮王朝實錄》中又見“上坐政熙堂,接見清

使。 上曰:倭劍貿送,曾已有教,小邦非不盡力,而近來倭人切不許貿兵器,故今已十年,尚未貿得

矣” 􀃊􀁋􀁖的記載。 從這則記錄的時間向前倒推十年,恰恰是上一則史料所關涉的馬塔福要求約見日使

的 1639 年。 因此,筆者贊同薛明提出的清朝與日本建交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貿得兵器的觀點。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清、日之間未能建立直接聯繫的情況下,清朝向朝鮮委派了從日本貿取

倭刀的任務。 清朝的這一舉動與以歲幣形式向朝鮮索要倭刀,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 從 1627 到

1637 年之間,雖然朝鮮歲幣中的倭刀數量逐漸增多􀃊􀁋􀁗,但每年個位數、十位數的數量充其量只能滿

足皇帝和高級將領的收藏需求,用於軍事戰爭的話可謂杯水車薪。 且朝鮮史料中經常將歲幣中的

倭刀寫作“好刀”,意味著是質量上乘的倭刀。 這裡的質量上乘不僅指刀身的鑄造工藝,也包括刀

的裝飾部分的精美程度。 《清實錄》記載清帝將從朝鮮輸入的“好刀”即上品倭刀作為下賜品賜予

外藩諸王、貝勒、貝子以及西北高原的部落首領􀃊􀁋􀁘,這應該便是朝鮮歲幣中部分倭刀的去向。 而清

朝想要通過朝鮮向日本貿取的倭刀,並非這種具有收藏品性質的上品倭刀,而是可以大規模裝備軍

隊的倭刀。 但由於德川幕府在 1621 年頒布了武器出口禁令􀃊􀁋􀁙,日本的武器出口在制度層面被禁

止,導致清朝獲取倭刀的願望最終落空。
德川幕府禁止武器出口的舉措,與日本在東南亞的動向密切相關。 先行研究指出,早在 15 世

紀末到 16 世紀初,九州大名便以琉球為中介向東南亞輸出鐵和刀劍類,以換取香料、藥材和皮革。
16 世紀中葉,隨著石見銀山的開發,華人海商為了獲得日本銀,在東南亞和日本間從事貿易,暹羅

國王以中國商人為媒介與松浦隆信進行貿易,島津氏和大友氏也與柬埔寨有貿易往來。􀃊􀁋􀁚1557 年葡

萄牙人入據澳門後,由果阿和馬六甲經澳門往日本的定航船開通。 葡萄牙人從日本輸出的刀劍類

以及盔甲、火繩槍等被運往菲律賓和印度等地,用於當地的戰爭。 16 世紀末,日本船開始直航東南

亞,武器依然是重要的輸出品。 1589 年 7 月,一則由菲律賓發出的給菲利普二世的報告中寫道:
“今年,一艘日本船載著糧食和武器來航本港,有 500 多支火繩槍,以及同樣多的刀劍類,若干戰

斧。 船一入港,我們就登上船扣押了貨物,監禁了船員。 船上的武器原本要銷往暹羅,最後我們以

在當地出售這些武器為條件解除了對日本人的監禁。” 􀃊􀁋􀁛出版於 1604 年的菲律賓教務總代理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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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pinas )中也

記載了從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是“小麥和小麥粉、銀、金屬、硝石、武器,以及許多珍奇之物” 􀃊􀁌􀁒。 除

了武器輸出,日本人還以雇傭兵的身份活躍在歐洲人對東南亞土著以及歐洲人之間爭奪殖民地的

戰爭中,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德川幕府成立。􀃊􀁌􀁓歐洲人一方面將日本作為武器和兵源的輸出地,另
一方面他們的壓榨行為引發了海外日本人的暴動,他們又就此向幕府抗議。 不堪其擾的幕府意識

到介入歐洲人在東南亞的紛爭不利於國內穩定,以 1621 年 7 月荷英聯合艦隊向德川幕府請求派遣

2,000~3,000 名日本兵協助其攻打西班牙在東南亞的據點馬尼拉以及葡萄牙的據點澳門的事件為

導火索,德川秀忠頒布了禁止輸出武器和人口的禁令,申明了日本不介入海外紛爭的立場。 禁令不

僅禁止日本武器輸出到東南亞,對於朝鮮而言也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此禁令出台的背景正是包括

日本刀在內的日本武器在東亞海域被廣泛使用的事實。
禁令頒布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馬曾背著幕府向朝鮮獻上鳥銃、硫磺等軍需物資。 但 1631 年“柳

川一件”之後,幕府開始加強監管對馬的涉朝外交事務,這一渠道也被阻塞。 既然朝鮮無法從日本

貿取兵器,那麽清朝通過朝鮮輸入倭刀的計劃便落空了。 清朝欲輸入倭刀的目的不待言是用於與

明朝和南明的戰爭。 耐人尋味的是,南明也將倭刀運用於與清的戰爭。 史可法在與清軍作戰時曾

向朝廷奏請“於兵仗局戌字等庫發舊倭刀三五千把為馬上精兵之用” 􀃊􀁌􀁔。 可見在 17 世紀上半葉,日
本刀的卓越性能已是東亞各國的共識。

三、清朝的日本刀需求對朝、日關係的影響

受日本海外政策的影響,清朝未能通過朝鮮從日本大規模貿取日本刀。 隨著明清戰爭的落幕,
清朝不再執著於武器的獲取,反而是具有收藏價值的精品日本刀持續受到清人的青睞。 無論在朝

鮮向清朝輸送的歲幣中,還是朝鮮對清使的贈禮中,抑或朝鮮使節給清朝官員的禮物中,均可見日

本刀的身影。 圍繞“上品日本刀”的獲取,在清人和朝鮮之間又展開了新一輪的斡旋。
1637 年十一月,為敦促朝鮮勒立彰顯皇太極功德的“三田渡碑”,清廷使節來到朝鮮。 朝鮮贈

與其自鑄長劍,三名清使要求將長劍換為倭劍,朝鮮方面倉促籌集,只得三柄,與長劍一起贈與清

使。 清使不滿於朝鮮所贈倭劍的質量,要求改給好劍,使得朝鮮方面“極為悶慮” 􀃊􀁌􀁕。 1639 年九月,
清帝遣英俄爾岱、馬福塔以向朝鮮國王“問疾”為名赴朝考察,其間又向朝鮮索要特定形制的刀劍。
承政院報告稱:“滿將即言於張禮忠曰……且東宮以銀妝刀、妝銀刀佩之,而其制甚精,若得此樣刀

一柄,以為隨身之物,則可幸云。 倭劍固當贈給,而所謂長銀刀,問其所求制度,及時造作,以給之

意,敢啟。”最終國王批准了這一應對方案。􀃊􀁌􀁖

從上文中“倭劍固當贈給”一句來看,其時向清使贈送倭劍已成定例。 除此之外,英俄爾岱等

人還看中了在沈館的朝鮮世子所佩戴的銀妝刀,希望“得此樣刀一柄,以為隨身之物”。 由此推知,
其希望獲得倭劍的目的應與此類似,即用於自身的佩戴與使用,當然也不排除用於與其他權貴交際

的可能。 品質優良的日本刀除了具備作為兵器的優良性能,其刀裝還凝聚了精美的金工和漆工,對
於崇尚騎射的清朝貴族而言,是可用於人際交往的貴重且恰如其分的禮物。

除清使之外,擔任清使翻譯的朝鮮人也希望獲得倭刀。 在《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和《承政

院日記》中,均出現過一個名叫韓甫龍的人,《朝鮮王朝實錄》中對他的稱呼是大通官,《承政院日

記》稱之為韓譯。 其原係朝鮮人,歸化清朝後成為通事。 楊海英曾考證過服務清朝的朝鮮通事的

來源,其所分析的個案鄭命壽,是清朝方面掌控朝鮮事務的英俄爾岱的包衣,以通事身份活躍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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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外交中,頗具影響力,甚至能夠影響朝鮮官員的任免。􀃊􀁌􀁗韓甫龍同樣利用自己的身份為在朝鮮的

親人謀取官位,並且向朝鮮要求“倭劍一柄,鹿皮三令,青黍皮二十令” 􀃊􀁌􀁘,朝鮮亦滿足了其要求,這
是 1650 年的事情。 而此後通事如清使一般向朝鮮索要倭劍屢有發生。 1663 年,承政院報告稱:
“勅使及大通官所求倭劍四柄,僅得充數入給,而達夜點退,使之改備。 臣等以好品則決難覓得之

意,十分開諭,終不回聽……而近來倭劍絕乏,雖給重價,無處可貿。 不但今番之被詰而已,前頭之

事,極為悶慮之意,敢啟。” 􀃊􀁌􀁙

清朝使節和通事向朝鮮索要上品倭劍,朝鮮則因“近來倭劍絕乏,雖給重價,無處可貿”而不勝

苦惱。 清朝向朝鮮強索倭刀的連鎖反應很快便反映在朝、日關係中。 一年之後的 1664 年,《朝鮮王

朝實錄》中便出現了對馬島人到朝鮮沿岸島嶼走私兵器的記載:兵曹判書金佐明禀報國王,左相通

過譯官使金謹行私下與倭人達成協議,所以倭人分兩批偷偷運送硫磺四萬斤過來。 因擔心商人不

敢接應,故“預先報知”。 其中特別提到:“長劍即用於酬應之物,而倭館中亦無以貿得,左相使金謹

行得來,今聞二百柄出來矣。” 􀃊􀁌􀁚可見,這起走私貿易中的倭劍並非用於軍備,而是用於與清朝之間

的交際。 事情此後的發展更加耐人尋味。 在“預先報知”後,這批日本走私商人真正來到朝鮮貿易

是同年七月。 《邊例集要》記載,日本人按照約定運抵加德港的貨物除硫磺、黑角和赤狐皮外,還包

括“鳥銃四柄、長劍五柄”,另有“鳥銃二柄、短劍四柄、長槍一柄”以及硫磺二百斤是贈送給中間人

的禮物。􀃊􀁌􀁛事件的過程在《朝鮮王朝實錄》中有著更加詳細的記載:“東萊府使安縝密啟:‘倭船乘昏

來泊加德鎮,商賈林之竹等以白金六千九百餘兩,換貿石硫黃一萬一千三百斤、黑角、長鳥銃、長劍

等物。 而倭人所別贈之竹者,長劍、短劍、長槍及石硫黃,不敢私用,並進於朝,請令廟堂稟處。’” 􀃊􀁍􀁒

結合以上《朝鮮王朝實錄》和《邊例集要》的記載來看,1664 年在加德島進行的這起“走私貿

易”,與朝鮮派往對馬的譯官使有關。 《邊例集要》顯示 1663 年朝鮮派往對馬的譯官使在彼期間與

對馬島人約定要貿易某些物品,第二年倭人便帶著“硫磺、倭刀、鳥銃、水牛角等物”來到加德島。
這批倭人帶來的物品,除了狐貍皮之外,要麽是武器類,要麽是製造武器的原料。 商人們對於倭人

私贈的禮物不敢收受,而是將之和貿易品“並進於朝”。 值得注意的是,《邊例集要》和《朝鮮王朝實

錄》中的“來納”、“並進”等均係相對正面的用詞,甚至暗含了對政府的“徵集”進行回應的意思。
從這兩則記載的文脈中,完全看不到朝鮮政府將這起貿易定性為“走私”的痕跡,這是因為發生於

加德島的這一起“走私貿易”,其實是由朝鮮官方發起的。 朝鮮方面之所以採取這種非常規手段,
皆因礙於德川幕府的武器輸出禁令,無法通過與對馬的官方貿易獲得這些商品,於是便利用譯官使

去對馬的機會與日本商人約定,讓其通過走私的方式將武器帶到朝鮮。 在此過程中,政府高層(如

左議政元斗杓、兵曹參判柳佐明、漢城右尹柳赫然、訓練大將李浣)、譯官使(金謹行)以及具有官方

背景的商人(李應祥、林之竹)相互合作,共同為朝鮮解決了武器輸入的燃眉之急。 有學者指出,這
起“走私貿易”在朝鮮方的最高指示者元斗杓是北伐政策堅定的推動者,因此朝鮮大規模從日本輸

入武器的舉動是為反攻清朝的北伐做準備。􀃊􀁍􀁓筆者認為,硫黃、鳥銃類的用途或許如此,但金佐明的

發言證實了其中的刀劍類是“用於酬應之物”,即為了應付清朝使節的需索而準備。
當然,並非所有朝日之間的武器貿易都具有官方背景,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邊例集要》中緊接

其後的另一條記載:“倭人潛載硫磺四萬三千三百六十四斤、長劍五十柄、中劍一百柄、鳥銃七柄,
來泊知世浦,招給小通事金檢忠云。 故自知世浦,問其金檢忠招給曲折。 則倭人等以為,年前與金

檢忠有此物買賣相約之事云云。”
朝鮮官方對待此次走私貿易的態度與上一起有所不同,不但“極為驚駭”,還逮捕了朝鮮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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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事人金檢忠。 對於走私武器的處理方式是:對硫磺進行給價後送往京城;其中的“長劍五十

柄、中劍一百柄、鳥銃七柄”,則“為補敕需,別貿進上”。 《邊例集要》記載這起走私貿易發生的年份

是 1664 年,而金文京根據《接待倭人事例》和《接待事目錄抄》的記載將時間考證為 1666 年七月。􀃊􀁍􀁕

將上面的兩則史料相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的走私者、朝鮮的走私者和朝鮮政府對於貿取

倭劍的態度。 對於日本而言,刀劍類在 1621 年之後被明令禁止出口。 但很顯然,在對馬和朝鮮的

貿易中,存在著日本商人為了獲利而違禁向朝鮮輸出刀劍的情況。 第一起事件牽涉到譯官使在對

馬期間的活動,背後有朝鮮官方的介入。 而後一起事件則明顯屬於朝鮮政府打擊的走私貿易:一名

朝鮮小通事與日本人勾結,在世知浦進行走私貿易,買入刀劍、硫磺、鳥銃等。 這一行為對於朝鮮人

而言觸犯了一層禁忌,即走私。 對於日本人而言則觸犯了兩層禁忌,即走私加輸出違禁品。 但在第

二起事件中朝鮮政府的態度同樣耐人尋味,雖然明知是走私品,卻在處置了走私者之後由國家貿取

了這部分貨物,理由是“為補敕需”。 從 1663 年承政院啟“近來倭劍絕乏,雖給重價,無處可貿”,到
同年譯官使“入往島中時,某某物貿來事與倭相約而來”,再到兩撥倭人相繼載著倭劍類分別到加

德島和世知浦貿易,這中間是存在聯繫的,即清朝對倭刀的需求反映到了日朝貿易領域。 當然,朝
鮮從日本秘密輸入的武器類並非全部都用於向清朝進貢或是滿足清使的要求,譬如硫磺類便是用

於朝鮮自身的軍備,但其中的刀劍類主要用於應酬清朝。 金檢忠事件中走私的刀劍,其最終的流向

應該也是清朝。
除了從日本走私刀劍,朝鮮另一條獲取日本刀的途徑是與德川幕府間的外交。 1682 年,領議

政金壽恒在論及給清朝敕使的禮單時稱:“彼人素責此物,必先看品,不可不別樣擇送矣。”肅宗因

戶曹的倭刀質量不佳,故將收藏於內需司的倭刀贈與清使。􀃊􀁍􀁖內需司的倭刀來自德川將軍的贈予。
1655 年通信使副使南龍翼的出使記錄中所收錄的德川家綱給朝鮮國王的禮單中包括“大刀二十

把、長刀二十柄”,且“甲胄刀劍之數,比前行有加而尤精” 􀃊􀁍􀁗。 1711 年德川家宣給朝鮮國王的禮物

中也有“大刀二十把、長劍二十條” 􀃊􀁍􀁘。 這些由德川將軍贈予的禮物作為朝鮮王室的私產,由內需司

管理。 當戶曹無法籌集到符合清朝要求的倭刀時,朝鮮國王便將內需司的倭刀送給清朝。
然而,由於朝鮮通信使的派遣頻率遠遠低於清、鮮之間的使行往來頻率,且德川將軍並非每次

都會贈予朝鮮國王刀劍類禮物,因此越到後期,朝鮮在獲取倭刀這一問題上越是捉襟見肘。 1781

年,正祖十分擔憂地對領議政徐命善言:“倭劍近無所儲,何以則有求買之道乎?”徐命善回覆:“若

以私貿,則可得為五十餘柄矣。”於是正祖命令“善為經紀也” 􀃊􀁍􀁙。
雖然這裡並未寫明朝鮮要如何“私貿”到這五十柄倭劍,但是結合前文所引《邊例集要》中兩則

朝鮮人向日本貿取武器的記載來看,這種“私貿”不是指對馬人和朝鮮人在釜山倭館進行的私人貿

易,而是指在加德島、知世浦等處展開的走私貿易。
關於日朝之間走私貿易的定性,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原本,“走私貿易”便是一個相對概

念,是相對於被政府認可的貿易而言。 但是,這一時期日朝之間廣義的“走私貿易”中,又存在日、
朝官方均不認可,只有日本官方不認可,以及只有朝鮮官方不認可三種情況。 在武器貿易這一層面

上,朝鮮和日本的立場原本就不同。 無論之於自身國防的角度,還是之於應付清朝的角度,朝鮮都

希望從日本輸入硫磺、鳥銃、刀劍等商品,這些物品之所以無法進入在釜山倭館展開的日朝貿易中,
原因不在於朝鮮方面,而在於德川幕府的禁令。 在釜山倭館進行的貿易係由對馬藩主導,對馬藩的

一舉一動需要顧及幕府的態度,自然不能將武器這種違禁品堂而皇之地帶到釜山。 因此加德島、知
世浦這些處於日朝海域中的島嶼和港灣便被朝鮮利用來與日本商人進行兵器的密貿易(即走私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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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朝鮮政府甚至會主動利用“走私貿易”這種形式從日本輸入武器。 對於朝鮮政府而言,只有那

些沒有官方背景的貿易才會被認定為真正的“走私貿易”,譬如小通事金檢忠的案件。 在這種情況

下,政府制裁的對象是人而不是商品,走私貿易中兵器最終的去向是被朝鮮政府收購,而非退回或

銷毀。 概言之,在朝鮮與日本(對馬)之間存在的秘密貿易,並非全部與朝鮮政府的意志相違背。
處在清朝索要倭刀和日本禁止武器出口這一對矛盾中的朝鮮政府,會採用原應被自己禁止的走私

貿易這種非常規手段解決這一矛盾,這也是清朝對日本刀的需求反映到日朝貿易領域的結果。

結　 論

在 16 世紀中葉至 17 世紀中葉廣及東亞海域的戰亂中,性能優良的冷兵器———日本刀,從日本

走向了這一廣闊空間。 無論是在明朝與日本、日本與朝鮮、朝鮮與女真、女真與明朝、明朝與蒙古、
歐洲與東南亞各國,抑或東南亞各國之間的戰爭中,均貫穿有日本刀的身影。 日本刀在東亞海域的

大規模流通,伴隨著新航路開闢、西人東來而引發的這一區域的秩序重組。 而日本刀作為一種武

器,也以某種形式為這一過程注入了能量。
隨著“戰爭世紀” 􀃊􀁍􀁚落下帷幕和新秩序的建立,東亞各國在和平的環境中展開新一輪的交流時,

日本刀在東亞各國的交往中依然佔有一席之地。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探知,在清朝和朝鮮長達

200 多年的交聘中,清朝方面一直向朝鮮索取日本刀。 德川將軍的贈予以及日朝間的走私貿易,是
朝鮮獲取日本刀的主要途徑。 受歐洲在東南亞殖民競爭的影響,德川幕府在 1621 年終止了日本自

16 世紀中葉以來向海外的武器輸出。 在這一背景下無法通過官方貿易獲得日本刀的朝鮮王朝,有
意識地利用了走私貿易這種游離於兩國約定之外的形式。 可以說,清朝對日本刀的需求,通過朝鮮

這一中間環節傳遞到了日本,對處在這一鏈條上的清鮮、日鮮關係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與此同時,通過這組關係而建立起來的日本刀的傳播鏈條並不局限於日本、朝鮮和清中央之

間。 清王朝將從朝鮮獲取的日本刀下賜給蒙古高原和西藏地區權力者的舉措,一方面使得日本刀

這種產生於東亞海域中的島國———日本的物品,以朝鮮以及清朝中央為媒介傳播到了清朝西部的

廣大地區,促進了這一承載了日本的製造工藝以及文化意向的物品在更廣闊的地理範圍的傳播;另
一方面,清朝通過這種方式向服屬於清王朝的西北地方政教權力昭示了自己對東部的朝鮮乃至日

本的控製力和影響力,對於清朝初期鞏固對西部地區的統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①作為全球史語境下技術交流史以及貿易史研究的

一環,中外學術界特別關注 16、17 世紀歐洲兵器在東

亞戰爭中的運用以及由此引發的技術傳播問題,但

從同一視角對冷兵器的研究則十分匱乏。 現有研究

中,中國學界尚未見專門探討清朝(以及後金)、朝鮮

與日本之間圍繞日本刀交涉情況的專題論文,只有

部分研究在考察朝鮮給後金和清朝的貢品時統計到

了貢刀數量的變化。 日本方面,米谷均對壬辰戰爭

後日朝武器貿易的研究,部分涉及清朝對日本刀的

需求。 (參見米谷均:《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関係にお

ける武器輸出》,藤田覚編:《十七世紀の日本と東ア

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年,第 39 ~ 67 頁)金

文京的研究透過分析朝鮮從日本進口硫磺、刀劍等

武器的案例,探討了朝鮮王朝輸入武器的動機(北

伐)以及二者之間圍繞武器輸入展開交涉的具體情

況。 (金文京:《十七世紀日朝武器密貿易とその清

朝への波及》,《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第 56 號,2018

年)上述兩則研究的落腳點均在於日朝關係。

②女真社會除了海西女真的烏拉部曾在壬辰戰爭期

間與越過豆滿江的加藤清正先頭部隊有過一次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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